
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
带

孙 宏 开

〔提要〕本文通过对藏缅语族文献及数十种 口语材料的比较
, :发现语法结构类型上存

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

文章对差异性质和状况作 了大体分析
,

指 出这种差异反映 了一

个历史演变过程
:

私着型 , 屈折型 (不 十分典型 ) , 分析型
。

文章分析 了一些重要

语法形式从 拈着向屈折型演变的途径和方 式
,

论证 了分析型语法成分的来源和发展

趋势
。

文章认 为
:

原始藏缅语为私着型
,

它与现在多数藏缅语变成分析型之 间存在

一个演变
J

链
。

语 言类型的历史演变是不平衡的
,

有密切亲缘关系的语 言也可能在 类

型上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
。

当一种语言处在演变过程中时
,

往拄有多种形式并存
。

藏

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演变与语音演变有密切 关系
,

如弱化音节
、

音节减缩
、

声调产

生等
,

但有其特定 的条伴和环境
,

这并不意味 着一切私着型语言都必须经过彩着 ,

屈折 , 分析这一公式
。

文章还驳斥 了语言 类型优劣论
。

一
、

引言

2 9世纪初
,

德国语言学家施列格尔兄弟 ( F
·

v o n s e h l e g e l & A
.

W
.

v o n s e h l e s e l ) 提

出把世界的语言分为三大类
:

孤立语
、

私合语
、 。

屈折 语
。

之 后
,

洪 堡 特 ( W
.

v o n H u m
-

b ol d ) 又根据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特点
,

补充了一种多式综合语
。

自那以后
,

几乎 所有的

语言 学著作
,

都肯定了语言类型学分类法的积极意义
。

目前
,

我们所见到的语言学教科书都

把类型学分为 ( 1)
,

孤立语 (又称词根语)
,

( 2 ) 钻着语 (又称附加型语言 )
,

( 3 ) 屈

折语 (又称变形语 )
,

( 4 ) 多式综合语 (又称复综语 )
。

类型学研究的命题是极其广泛的
,

就藏缅语族语言而言
,

类型历史演变的课题也很多
。

例如原始藏缅语言是无声调的语言
,

现在大部分藏缅语发展了声调
,

从无声调到有声调
,

从

声调作用小到声调作用大
,

这种类型上的变化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

再如原始藏缅语言有丰

富的复辅音系统和辅音韵尾系统
,

一

现在多数藏缅语复辅音系统和韵尾系统已经简化
,

有不少

语言已经消失
,

语音结构和音节结构类型发生 了面目全非的变化
。

·

又如原始藏缅语是没有量

词 的
,

现在多数藏缅语的量词已比较丰富
,

是语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词类
。

类似的类型学

发生变化的问题在藏缅语中可以找到很多
。

本文不打算全面探讨藏缅语类型学的历史演变过

程和内容
,

仅就藏缅语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形态学的历史演变作一简要的剖析
,

。

并引出与

此相关的若千结论
。

·

此文曾在 1 9 9 1年 6 月 《民族语文》 杂志举行的第 2届学术交流会丰宣读过要旨
,

全文曾提交给 1 9 9 1

年 1 1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第 6 届中国语言学会
,

在此期间蒙伍铁平
、

·

赵世开等先生身旨正多处
,

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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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上的差异

翻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

关于词类的划分或语法意义的主要表达手段
,

大体上

有两种不同的提法
:

( 1) 语序和助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丰段
。

属于此类型的语言主要有
:

彝语
、

纳西

语
、

基诺语
、

傈僳语
、

哈尼语
、

白语
、

阿 昌语
、

土家语
、

载瓦语
、

拉枯语
、

怒语
、

错那门巴

语
、

崩尼一博嘎尔语
、

藏语
、

仓洛门巴语等
。

( 2 ) 形态 比较丰富
,

是划分词类的一个重要依据
。

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
:

羌语
、

普

米语
、

独龙语
、

景颇语等
。

这是十分粗线 条的提法
,

如果让我们稍微仔细一点观察和分析这种差异的具体情况
,

则不

难发现
,

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
。

单就表达语法范畴
、

语法意义
、

语法形式等方面的手段来看
,

各语言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现象
。

有的语言以私着形态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形式
,

兼有

少量屈折
、

分析等形式
;
有的语言钻着形态

、

屈折形态兼而有之
,

但分析形式和语序已是表

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
还有的语言豁着形态已基本消失

,

屈折形态已不发达
,

语法意义主

要靠助词和语序来表达
;
相当多的一些语言

,

私着形态已绝迹
,

屈折形态仅为残存形式
,

它

的规律严整性已遭破坏
,

形态成分已逐渐凝固
,

转化为分析形式
,

或者逐步淡化
,

有的连同

整个语法范畴山起
,

从语法体系中消失
。

分布在中国境内的 40 多种藏缅语族语言
,

按形态类型来分
,

大体上有以下 3 种
: 夕

1
.

豁着型
。

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羌语 (北部方言 )
、

嘉绒语
、

扎坝语
、

尔苏语
、

贵琼

语
、

史兴语
、

纳木义语
、

独龙语
、

阿侬语
、

格曼橙语
、

景颇语及中国境外的一些藏缅语族语

言
。

这些语言
,

表达语法意义的方式主要靠加前缀 (包括重前缀 )
、

后缀 (包括重后缀 )
。

这些前缀或后缀
,

都是表示单一语法意义的
,

这里说
“

_

主要
” ,

意思是除了私着形态外
,

还兼

有别的语法形式
。

因为现在看来
,

藏缅语中没有一种语言是单纯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语法意义

的
。

说绝对一点
,

如果把表达语法意义的各种形式进行量化
,

那么
,

语法体系中50 %的语法
t 甲

形式采用钻附性前
、

后缀表达的语言
,

就可以算私着型语言了
。

上面所列的一些语言
,

一看

便知
,

均属于羌语支和 景颇语支的语言
。

让我们来举一些实例进行剖析
:

羌语中名词的数
、

指小
,

动词的人称
、

数
、

时态
、

体
、

式
、

趋向
、

使动等语法范畴大多

是加前缀或后缀表示的
。

如表示趋向的前缀有 9 个
,

它们是
:

(以麻 窝话动词
·

“
背

”
为例 ) ①

t * b i 向上背
,

背上去
·

a 一

ib 向下背
,

背下去 k u ) ib 向靠山方向背
/

玮 u 一

ib 向水源方向背
s于 ib 向下游方背 t h i u

七 i 向靠水方背

d z于 ib 背过来 h a 一

ib 背出去
r g于 bj 背过去

羌语中
,

一个动词词根最多可以加 5 个词缀
。

其中有的动词可同时加 2 个前缀
,

有的动
。

词可同时加 5 个后缀
。

多数动词既可加前缀
,

也可加后缀
。

以羌语芦花话为例
:

例一 k u i
一

d a 一 q h s u 一
每i 一 j i

.

(他们 ) 已向靠山方向跳了
。

( 1 ) ( 2 ) 跳 ( 3 ) ( 4 )

说明
:

( 1 ) 表示行为动作向靠山方向进行的前缀
。

( 2 ) 表示过去时的前缀
。

②

① 动词趋向范畴的详情请参见拙作 《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
,

《 民 族语文》 1 9 8 1年第 1 期
,

34 一 4 2

页
。

② 表示过去时的前缀 d a 与词根发生元音和谐
,

它有de
、

da
、

d 。 、
d 。 、

d a 、
d 。等多种形式

。

其它前

后缀也与词根发生和谐变化
,

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不
。



( 3 ) 表示主语为复数的后缀
。

( 4 ) 表示主语为第三人称的后缀
。

例二 zi ta
一

sa
一
每 i

一
:a

一 n 一

ji
.

(他们
_

) 将要打你 (或你的弟弟 )
。

打 ( 1 ) ( 2 ) ( 8 ) ( 4 ) ( 5 )

说明
: ( 1 ) 轰示宾语为人称代词 (或被某人称所领有 ) 的后缀

。

( 2 ) 表示主语为复数的后缀
。

’

( 3 ) 表示将来时的后缀
。

在句中连读时
,
往往与表示复数的后缀结合为一个音节

,

读作每歇
。 . 一 ,

、

(
`

4 ) 表示宾语或宾语的定语为第二人称的后缀
。

( 5) 表示主语为第三人称
。

在句中连读时
,

往往与表示宾语为第二人称或第二人称

定语的后缀 n连读为动
。

羌语中还有屈折形态
,

特别是在南部方言中
,

用屈折形态方式表达语法意义的情况 比北

部方吉要多一些
。

但屈折形态在语法体系中的重要性要比豁着形查荞
。

嘉绒语与羌语的情形十分类似
。

研究嘉绒语的专家们认为
,

在嘉绒语中
, “ 形态变化的

方式于众杂
,

就梭磨话来看可分成下列 5 种
:

( 1 ) 加在词根前的成音节的前置成 分 (包 括

词头 )
。 ,

( 2 ) 介于词
`

头和词根间的中间成分 (也是成音节的 )
。

( 3 ) 加在词根后的后置成

万 (有辅煮
、

元音和成音节的 3 种 )
。

( 4 ) 词根辅音的屈折变化
。

(乒) 音调的变化
” 。

①

以上 5 种形态中前 3 种为私着形态
,

后两种为屈折形态
。

这种情况在
’

《嘉绒语概况 》 ② 一文

中也有相似的分析
: “

嘉绒语以词缀
、

助词和语序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
。

三者中
,

.

尤以词级

为主
。

词缀属 (外部 ) 形态变化
,

有前缀和后缀两种
,

`

以前缀为主… …
。

词缀则可以重叠使

用
,

女口后缀可以有两个
,

前缀则可以多至兰
、

四个
。

一般来说一个词缀表示一种语法意义
,

也有一些词缀表示几种复合的语法意义
。

嘉绒语和藏语一样
,

动词也有一种表示自动和使动

语态的类似屈折状态的变化
。 ”

可见 , 嘉绒语中的词缀
,

属于
“ 豁缀性咫 成分

,

而类似表示

自动和使动的屈折状态在语法体系中属次要手段
。

嘉绒语中的词缀
,

可以作为词类标志
,

可以用来表示名词的数
、

人称领 属
,

动词 的人

称
、

数
、

时态
、

式
、

趋向
、

使动态等语法范畴
。

例如
, 、

表示名词人称领属的前缀有 11 个
,

分

两套
,

一套是用在名词夸诗t a 词头的 (简称 A )
,

一套是用在名词不带词头或带词头 t a 的 (简

称 B )
,

以马尔康县梭磨乡王家坝村的嘉绒语为代表
,

举例 如下
:

人称代词 人称领属前缀 (A ) 人称领属前级 ( )B

单 一 习a 。
习a 刀 ,

二
.

n o 乓 a n 。

数
·

三 W u j o w a w u

你奔你雌娜咖娜蜘双
。

一 (包括式 )

一 (排除式 )

n d不。

习。 n哪 i

n毒。

m o n你 i
,

一一三

数

弓l自金鹏等 《嘉绒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 (续 ) 汾
,

《语言研究》 19 5 8年总第 3 期
,

第 71 页

瞿霭堂 《嘉绒语概况》
,

《民族语文》 1 9 8 4年第 2 期
,

72 一 73 页
。

①②



IJij
.

甲
.

川aJ
.

aJ秘秘多 一 (包括式 )

一 (排除式 )

J 0

习。 玮 i

玮 O

W U J O

一一三

数

嘉绒语动词 的前后缀体系比名词更复杂
。

据金鹏先生等分析
,

嘉绒语梭磨话中可以作中

间成分 (实际是第二前缀 ) 的有 n 。 、
n a

、

习a
、

丁a 、 .

r a 、
r a

、

w a
、

s 。
、

s a
、

w 隽 W u j a
等 1 1个①

。

这是个不完全的统计
,

实际要超过这个数字
。

另外
,

可以充当第一前缀的数量似乎还要多
,

这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

嘉绒语中动词复杂的前后缀钻着体系
,

其变化的复杂程度和它在语法体系中的重要性绝

不亚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
。

而后者被学术界公认为钻着型语言
。

下面再分析一下独龙语的情况
`

独龙语在藏缅语族中也是保留钻着形态比较丰富的一种

语言
。

仅构词的词头就有 p也 3 , 、

b斑 3 ` 、

m扭3 ` 、

t s o 3` 、

d z讯 3 , 、
s斑 3 , 、

z讯 3 ` 、 t斑 3 ` 、 d m 3 ` 、

二二 , ’ 、 10 3 ` 、
: 二 3 ` 、

t o i , ’ 、

你 i , ` 、

仆 13 ’ 、
。 i“

、
e i 3 , 、

于i , `

; 、 i , ’ 、

k o
3 ` 、

9 0
3 ` 、 。。 3 ` 、

a , `
了

a 。 , `

等

2 4个
。

在语法体系中
,

名词的指小
、

人称领属
,

动词的人称
、

数
、

体
、

态
、

式
、

方向等语法

范畴
,

都是用前后缀体系表达的
。

例如
,

表示名词指小的后缀是协尔
5 , 。

表示人称领属的前缀
`

是 。 3` (第一人称 )
、

n也 3 ,
(第二人称 )

、
Q扩

`
(第三人称 )

。

表示动词人称一数既 用 前缀
, 。

又用后缀
,

既有成音节的
,

也有不成音节的辅音音素或元音音素
。

必表示体的后缀有 p d扩护
w a 6 3 (将行体 )

、

你 i n 5 3
(现行体 )

、

l u
俨 (已行体 )

、

b o
3 , (完成体 )

。

表 示 态 的前
、

后缀有仰
“ `

(自动态后缀 )
、

s斑 31 (使动态前缀 )
、

砂 ,
(互动态前缀 )

。

表示式的前
、

后缀

有 p也 s `
(命令式前缀 )

、

m
a ” ” (疑 l’g 式前缀 )

、

五i习, ` 、

。 i n 3 ` 、
n扭 , `

(祈求式后缀 )
、

l a s ,
(祈

使式前缀 )
、

m切 3手
、

m d n 5 5
(否定式前缀 )

。

表示动词方向的后缀有
: Q 5 3 、 : d i 5 3 、 : d t 5 5

(向

心方 )
` 、

d i , , (离
J

乙方 )
、

d z 。? ” 5
(向下方 )

、

l u 。 , 5
(向上方 )

。

表示动词的名物化的后级

有 sQ
6 5二 ,:’ 一 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钻着词缀

,

与词根相连接时
,

在一定条件下还要 发生一些

连读音变现象
,

此处不再一一说明了
。

独龙语中
,

一个动词可同时豁附 3 个前缀
, 2 个后缀

。 一

例如
:

m a 5 5一 n斑 3 , : a 3 `一 s d t “ 5一 p d习, 5 w a 5 3一 n , ’ .

(你们 ) 要互相打架吗 ?

( 1 ) ( 2 ) ( 3 ) 打
、

杀 ( 4 )
`

( 5 )

说明
:

( 1 ) 表示疑问式的前缀
。

.

( 2 ) 表示复数第二人称的前缀
。

( 3 ) 表示行为动作互相进行的前缀
。

在语流中它与前面的 n ` “ ’

往往结合为一 个音

节读作 n Q 5 5 。
`

( 4 ) 表示将行体的后缀
。

( 5 ) 表示第二人称的后缀
,

它与前缀 n uJ 3 ’

在动词前后呼应使用时
,

表示第二人称复

数 (在单独使用时则表示第二人称单数 )
,

连读时往往与 w护 3
读成一个音节w Q n , 5 。

也有的动词可以同时加 2 个前缀
, 4 个后缀

。

例如
:

① 金鹏等 《嘉绒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 (续 ) 》 ,
.

《语言研究 》 1 9 5 8年总第 3 期
,

80 页
。

② 关于独龙语人称前后缀的详情
,

请参阅拙作 《独龙语简志》
,

民族出版 社
,

1 9名2年
,

第 8 4一 9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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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65一 t m 31一 g o
i n

5 5一
wd习 ?5 5一

d zd ?5 5一
习 31一 ni习 31

?要我替你扛下来吗 ?

( i ) ( 2) 扛 ( 3 j( 4 ) ( 6) ( 6)一

说明
:

( 1 )表示疑问式的前缀
。

( 2) 动词
“
扛

”
的词头

。

( 3) 表示主语或宾语中有第二人称代词
。

( 4 ) 表示向下的方向后缀
。

( 5)
,

表示主语或宾语中有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

后缀习” 在语流中往往 与 前 面一个音

节结合在一起
,

读作 d z d护
5 5。

( 6 ) 表示第二人称允许单数第一人称进行某种活动时所加的表示愿望或商议的祈求

式后缀
。

景颇语中的钻缀系统
,

与独龙语比较接近
。

其电构词的词头系统几乎同出一辙
,

人称领

属的前缀
、

表使动的前缀都同出一源
,

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独龙语的前缀系统比景颇语稍复

杂二些
,

而景颇语的后缀系统① 又较独龙语复杂一些
。

刘璐在 《景颇语语法纲要》一书中认为
: “

语尾助词是位于谓语末尾的一类语法成分
。

它

综合体现谓词的
“
体

” 、
一

“
式 ” 、 “

人称
” 、 “

数
” 和 “

动作方向
”

“

5 个语法范畴
。

从它只

伴随在谓词之后才在句子里出现
,

用以表达谓词的几个语法范畴的作用看
,

它是谓词的附加

成分
。

但是
,

’

由于景颇语谓语中钓谓词往往是相连的几个
,

’

语尾助词并不是只附着在某一个谓
词上

,

而是位子表达谓词的其七语法范畴的各个语法成分的最后
。

因此我们把这类语法成分

叫
`

语尾助词
’ ” ②

。

这段话也说明了景颇语动词后面表示各类语法范畴的豁附后缀的性质和

特点
。 .

如果我们把景颇语动词后面各种私着成分的声调符号取消
,

根据语法意义
,

还各种钻

附成分的本来面 目
,

再与亲属关系较近的一些语言的后缀系统进行比较
,

就不难看出它们之

间的一致关系和共嘟来源了
。

③
·

景颇语中
,

词千一般只加一个前缀
,

习。 13 n Q n Z t h e 3 e ?兰n 么 t g
`

k d ` t e ’
l a 习`

我 你们 (助词 ) 家 多少
·

次

但后缀可以多到 4 一 5 个
。

例如
:

w Q 3 s i n Z Jd
’ 习u n Z 一

j u 3 一
m d Z

看守 叫 ( 1 ) ( 2 )

一 5 I n

( 8 )

一
t e ? 2

( 4 )

一
k h妒

. ’

我叫你们看守过几次家呢 ? ④

( 5 )

说明
:

( 1 ) 表示曾经进行过的行为动作后缀
。

( 2 ) 表示第二
、

三人称多数的后缀
。

( 3 ) 表示完成体的后缀
。

( 4 ) 表示宾语为第立人称的后缀
。

( 5 ) 表示反洁的疑问式后缀
。

一

藏缅语族中部分语言保存较丰富的私着型前后缀绝不止以上所列的一些语言
。 ’

分布在印

① 在刘璐 《景颇语语法纲要》
、

《景颇族语言简本 (景颇语 ) 》 等著作中都把动词后表示语法意义

的后缀系统分析成为语尾助词
,

据说有` 4 “多个 (见 “ 景颇族尹言简志” 第 “ “页 )
,

其实这类十分复杂的后

缀系统是可以再解剖的
。

② 引自刘璐 《景颇语语法纲要》 ,

科学出版社
,

1 9 5 9年
,

第 36 页
。

③ 详情请参阅拙作 《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 , 《 民族语文》 1 9 8 3年第 2 期
。

④ 引自刘璐 《景颇语语法纲要》
,

第 28 页
。



度境内的那嘎支系① 的语言和库基一钦支系② 的语言
,

分布在尼泊尔③和喜马拉雅南麓部分

代词化语言
,

在不丹境内的雷布查语④等
,

都有较丰富的豁附形态
。

本文因篇幅所限
,

不再
。

一一举例说明了
。

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
:

凡是私附形虑丰富的语言
,

一般来说它在各方面都

是保留藏缅语中古老成撇
多的语言

。

2
.

混合型
。

或屈折一私着混合型或屈折一分析混合型
。

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
:

普米

语
、

木雅语
、

羌语南部方言
、

尔龚语
、

藏语
、

错那门巴语
、

仓洛门巴语
、

白马语及中国境外

的一些藏缅语族语言
。

在这些语言里
,

一些重要语法范畴用词 `根或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来表

达
,

但也同时存在用私附成分表达的一些语法形式或用分析形式表达语法意义的情况
。

以普米语为例
。

在普米语中
,

名词 的数
,

代词的格
,

动词
、

的人称
、

数
、

时态
、

命令
、

态

等语法范畴都是用词根或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表达的
,

以 动 词 d z护 5 “ 吃 ” 的人称
、

数
、

时
`

态变化为例
:

数 人称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单 一 d z 。 , 5丁e户
s d z a 5 5气6 5 5 k h a , 3 d z i艺, 5 5巨5 5

,

二 d z ` , 5了q 5 5 d z O 5 5气 u 5 3 k h ” ` 3 d z i斑 u 5 5 s i 5 5

数 三 d z o s石q a s , d z o s
飞二 u 5 5 k h a ` 3 d z y 5 O s i , 5

多 一 d z “ 5 5丁吞5 5 d z “ 5 5气u 。 , 5 k h ” ` 3 d z l , 5 5 1
5 5

,

二
·

d z o 5 5丁吞5 5 d z a 5 5气u 吞5 5 k h 。 , 3 d z 了5 5 5 15 5

数
’

三 d z o 5 5 q Q , 5 d z a 5 5气二 u 5 5 `

k h a ` 3 d z y 5 5 s i 5 5 。

从上表可以看到
,

人称变化的将来时和现在时
,

·

是用变化动词后缀的元音来综合表达其语

法意义的
,

后缀介
5 5
表示单数

、

第一人称
、

将来时 3 种语法意义
, ·

后缀孔u 护 5
表示复数

、

第一

人称
、

现在时
,

而过去时则既用前缀
,

又用后缀
,

而且词根还发生屈折变化
。 、

命令式动词也有类似的韵母屈折变化
。

例如
:

动词
_

单数命令式 复数命令式

g u i
` 3

穿 (衣 )
’

g u ` 3 0

g u 吞` 3 0 .

,

每h a 5 5
一

射 (箭 )
。

侣h赞
5 ,

·

势h u 吞, 5

5 9。 , ,
换

。 `

s g i u 5 5 s g y 吞5 5

t h i艺
` 3 喝 (水 )

。
t h i d u ’ 3 t h i ` 3

s k h y 己5 5
拿 s k h i 6 5 5

.

s k h y吞5 5

d z o 5 5 吃 d z i m u 5 5 0

d z i 5 5

b 6
` 3 p y , 3

装 b 6
` 3 p u ` 3 b争

` , p u 吞
` 3

d 气。 5 5
分 (东西 ) d孔斑 u 5 5 d气吞

5 5

① 请参阅 M
。

v
。

S r e e d h a r : a A S e m a G r a m 平 a r ” 。

印度中央语言学院
, 1 9 8 0年

。

西田龙雄
: “ A o N ag a ” 。 `

日本语言学大辞典
,

1 9 8 8年
,

上卷 1 33 一 13 7页
。

②
1 9 7 1年

。

③

W
.

P e t t i g r e w : “
T h a n g k h u l N a g a G戈a m m a r

请参阅 K
·

D a s G u ” ` a , “ A几 `“ ` r

夕
d u “ , i“ ” ` o

合 n d D i c t i o n a r y
”

印度西隆出版社
,

1 9 1 8年
。

t h e N o c t e L a n g u a g e ”
印度西隆 出 版 社

,

请参阅 G e o g e v a n D r i e m : a T il e v e r b a l M
O r p h o l o g y o f D u m i R a i S盆平 p l i e扭

,, 。

载 L T B A 1 1卷 1期
,

1 3 4一 2 0 7页
。

.

④ 请参阅 e o l o n e l e
.

B
.

M a i w a r
i n g : “

A G r a m m a r o f t il e R o n g ( L e p e h a ) L a n g u a g e ” 。

,

印度加尔各答 1 8 7 6年出版
。

1 9 7 1年新德里再版
。



普米语中的屈折形态是以元音的变化为主要特征
。

这种变化渗透到动词语法范畴的各个

领域
,

因此它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就十分突出
。

例如从动词人称范畴的屈折变化
,

完全可以

一目了然地知道整个句子的结构
,

第几人称 ? 单数还是复数 ? 什么时态?等等
。

普米语中也还

有少量私着形态
,

至于用分析形式表达语法意义的情况
,

在普米语北部方言中明显地比南部

方言多
。

羌语南部方言中的情形与普米语极为相似
。

语法体系中的许多范畴都用形态来表达
。

如人

称代词和疑问代词的格是用词根元音和辅音的屈折变化表达的① ,

动词的人称
、

数
、

时态
、

体
、

式
、

态
、

趋向等都用动词词根或所附形态的元音
、

声调的屈折变化和 同一语法成分增值

语法意义等方式表达的
。

以动词 “ 吃 ” d 31 33 的人称
、

数
、

时态的变化为例
:

数 人称

单 一

将来时

d 3 a : 4 1

d 3 1 u “ 4 1 n o 3 i

d 3 1u 2 4 i

d 5 1u 2衣l 。 : 3 1

d s z让2 4 ’ 5 23 ’ n o 3 `

d 5 1u 2 ; 1

现在时

d 3 Q 3 1

d 3 1 3 1 n o 3 1

d 3 1 3 1

d 3丁3 `。 江 3 `
,

以
, O

d 3 13 1 s 1 3 1 n o 3 1

d 3 13 ’

过去时

d 3 1 2 4 1 s a s z

d 3 12 4 1 s o 3 i

d 3 1么4 1 5 15 1

d 3 12 4 I s i 3 1 。

d 3 12 4 1s 13 1 n o 3 1

d 3 z 2 4 1
i 3 z

一三一一一三
数多数

但是羌语南部方言中
,

也还保存部分私着形态
,
它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虽不象屈折形态

这样重要
,

但 目前仍是一种较活跃 的语法形式
。

有时
,

在同一个句子里
,

动词既可以带粘附

形态
,

表示某一语法意义
,

词根又可内部屈折变化
,

表示另外一些语法意义
。

例如
:

k u o 3 ` t h y a 5 5 p o 3 ` t i 5 5 p h u 5 5 k u o 3 ’ 一 g u o 3 ’ 二 5 13 ’ n “ 3 ` ! 你们现在穿衣服 [ (命令句 )

你们 现在 衣服 ( i ) 穿 ( 2 ) ( 3 )

说明
:

。

( 善) 表示命令的私附前缀
。

( 2 ) 词根
“
穿

” 的声调由 33 变为 31
,

表示现在时
。

( 3 ) 表示第二人称
、

」

复数
。

5 1” `

是屈折形式
s

a3
`

(第一人称单数过去时 )
、

is “ ’
(第

一人称复数过去时 )
、 s 。 ” ` (第二人称单数过去时 ) 系列中的一个

。

以上两种语言的例子说明
,

它们是属于屈折
一

钻着型的混合形式
。 ·

藏语
、

白马语
、

仓洛门

巴语
、

错那门巴语以及少数彝语支语言则属于另一种混合形式
。

这些语言中
,

屈折形态仍是

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之一
,

但分析形式已逐步上升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笋形式
。

下面以白马

语为 例
:

动词 n d s , 3 “ 吃 动词 m b i 5 3
脱 动词 n 你 15 3

走

将行体

很口行体
。

进行体

已行体

n d 3 , 3“ 15 3
甲b i 5 3 i 5 3

n d 3已 3 4 1 3 0 3 4 1 2甘 1 3 d甘
1 3 m b i

5 3 3 0 3 4 ` z甘 1 3 d甘
1 3

n d 3 a 3 4 ,
d 甘

1 3
m b i 5 3 d甘

1 3

n d 3 o 3 4 , u e 1 3 (一
、

二 ) P h i 5 3 u 6 ` 3 (一
、

二 )

`
n d 3 必 3 4 ,

丁1 ` 3 (三 ) P h i 5 3

J I ` 3 (三 )

n d s o 3 “ m b a ` ” u 6 ` 3 (一
、

二 ) P h i 5 3 m b 。 ` 3 u 。 ` 3 (一
、

二 )

n d 3。 “ 4 `
m b 。 ` 3了1` 3 (三 ) p h i 5 3m b 。 ` 3丁1` 3 (三 )

n 你 15 3 15 3

n哪 i , 3 5 0 3`

)
。 ’ 3 d 。 ` 3

n你 e s “ d仑
` 3

诊h 6 5 3 u e ` 3 (一
、

二 )

始h e s ”丁1` 3 (三 )

协h ` 5 3 m b 。 ’ 3 u e ’ 3 (一
、

娜h o s “ m b 。 ’ ” r l ’ “ (三 )

二 )体成

·

完
。

① 关于羌语代词格范畴的详情
,

请参阅刘光坤 《论羌语代词 的
“
格

” 》 , 《 民族语文》 1 9 8 7年第 4

期
,

5 0一 5 8页
。



白马语动词有
“
体

”
的语法范畴

,

有 5 种体
,

分别用声母
、

韵母或声韵母同时屈折变化

的方式来表达
。

上表中 3 个例子第一例
“ 吃 ”

是韵母屈折变化的例子
,

第二例
“
脱

”
是声母

屈折变化的例子
,

第三例
“
走

”
是声韵母同时屈折变化的例子

。

在白马语中动词
“
式

” 的表

达方式与
“
体

”
相类似

,

也是用声韵母同时屈折变化的方式
。

白马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前加

或后加成分
,

但这些前后加成分与羌语中的前后缀稍有不同
,

第一
,

白马语中的前后加成分与

词根结合得比较松
,

独立性较强 ; 第二
,

白马语中的前后加成分往往综合表 示 多种 语法意

义
;
第三

,

有的前后加成分来自实词虚化的结果
,

与分析形式的虚词差别不大
。

藏语和两种门巴语语法体系中的情况和白马语大体一致
,

动词的某些语法范畴用屈折形

态表达
,

如体
、

式
、

使动态等
。

也有用助动词或其他虚词等形式表达的
。

例如仓洛门巴语中

的祈使式是用元音屈折变化和加词尾的方式表达的
。

①

耕
“

接上 买 晒
、

烤

动词原形
·

t h a 5 5 t u 5 5 习。 ` 3 p h o 5 5

祈使式
。

t h a i 5 5
t y 5 5 习。

’ 3 p h o i 5 5

仓洛门巴语中还有用存在动词招a s ’ 、

每a 5 5 k a 5 5 、

l a ` 3
及它的否定形式 m a n ` ,协 a , 5 、

m a ` ,

w a ’ ” 、

m a ` “ l a ` 3
虚化后表示

“
体

”
的语法意义

,

与藏语用虚化的存在动词表示体的情况 相类

似
,

这类存在动词在语法体系中被当作助动词
,

它和其他语法成分相结合
,

表示
“
体

”
的语

法意义
。

此外
,

仓洛门巴语中还有用词尾或虚词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情况
。

这种屈折形式与分析形式在语法体系中并存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

以上所举白马语和仓

洛门巴语的例证
,

基本上代表了藏缅语族藏语支及喜马拉雅一带藏缅语的特岛 少数彝语支

语言也属于这种形式
。

在这些语言里
,

屈折形态是一种残存形式
,

仅在部分或少数语法形式

中比较活跃
,

大多数语法范畴及其形式已经采用分析形式
。

3
.

分析型
。

藏缅语族中相当多的语言属于分析型语言 (或称词根— 孤立型语言 )
,

在

国内
,

彝语支的 10 来种语言如彝语
、

拉枯语
、

纳西语、 傈僳语
、

哈尼语
、

柔若语
、

卡卓语
、

白语等
,

缅语支的语言如载瓦语
、

阿昌语等均属分析型语言
。

在这些语言里
,

语法关系主要

用虚词和语序来表示
,

这些虚词多数是从实词 虚化而来的
,

·

也有的虚词在亲属语言中是和某

钻着形态成分或屈折形态成分有着某种联系
,

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
,

彝步与词干分离
,

固
-

化为一个独立性较大的虚词
,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

以上我们大体将中国境内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学上的差异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
。

应该指
出

,

语言 学家们一方面在肯定语言类型分类的实际意义的同时
,

也指出了分类的困难和它的

局限性
。

萨工尔在他的 《语言研究导论 》 中认为
: “

就象人类的一切制度一样
,

语言也是花

样万千
,

变幻多端的东西
,

难以妥当地贴上标签
。

哪怕类型的尺度分得再细致
,

还几乎一定

会有许多语言必须经过一番修剪才能各得其所
。

要把它们放进表格里去
,

一定会过分强调它

们机构里的这个或那个特点
,

或者暂时忽略其中某些矛盾的地方
” ②

。

在分析到类型分类困
“

难的原因时
,

萨巫尔说
: “ 因为这些类型并不是互相排除的

,

一种语言可能是豁着的又是屈

折的
;
或者是屈折的

,

又是多重综合的
;
甚或是多重综合的和孤立的

。 ”
我们在分析藏缅语

-

族各语言语法结构在类型上 的差异时
,

情况正好是这样
。

尽管如此
,

我们还是要把已知藏缅

① 见张济川 《仓洛门巴语简志》
,

民族出版社
,

1 9 86 年
,

第 83 页
。

② 爱德华
·

萨圣尔 《语言论一语言研究导论 》
,

商务印书馆
,

1 9 6 4年
,

第 75 一 76 页
。



语语法特点经过一番
“
修剪

”
后

,

装进下面的表格里去
:

语言基本类型 私着成 屈折成 分析成
.

语 言

分比重 分比重 分比重

钻着型 一 4 1 1 羌语 (北 )
、

嘉绒语
、

独龙语
、

景颇语
’

二 3 2 ` 1 阿侬语
、

扎坝语
、

格曼橙语

三 3 1 2
`

纳木义语
、

却隅语
、

尔苏语
、

贵琼语
、

史兴语

屈折型 四 2
.

4 1
’

尔龚语
、

羌语 (南 ) 普米语 (南 )

五 1 3 2 “

木雅语
、

仓洛门巴语
、

普米语 (北 )

分析型 六 1 2 3 白马语
、

藏语
、

错那门巴语

七 1 2
’

4 博嘎尔路巴语
、

土家语
、

怒苏语
、

`

达让橙语
、

基诺语
、

义都路巴语

八 0 1 4 彝语
、

白语
、 .

纳西语
、

哈尼语
、

拉枯语
、

柔若语
、

载瓦语
、

阿 昌语

上表中我们把中国境内 40 多种藏缅语族的语言分为
’

3大类 8 小类
,

把语法形式在语法体

系中所占的比重或所起的作用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分为 5 个层次
,

从这个表中可以大致看到
·

其中的复杂性
,

坦率地说
,

对这种量化后的数字
,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
。

再从大类来

看
,

正象萨王尔指出的
, “

有一种分法
,

它的魔力是叫人难以抗拒似的
,

就是从 两 极 端 出

发
,

比如说
,

从汉语和拉丁语出发
,

在它们 周围聚合一些可以方便地集合起来的语言
,

然后

把其它一切扔到
`

过渡类型
’

里去
。 ”

事情正好是这样
,

从表面来看
,

一
、

八两极端是比较容

易确定的
,

中间二一七实际上都是
“
过渡类型

” ,
`

或者说混合类型
,

但程度各有不同
,

即使

一和八
,

也不是绝对的典型例证
,

而仅仅相对而言罢 了
。

因为它本身也是处在一个变异的系

列之中
。

(未完待续 )

(上接第 2 0页 )

M
_ 1 0 0 0 10 9 ( 1 + f / 1 0 0 0 )

10 9 2

式中f为共振峰频率值
。

由 ( 7 ) 式可以预测
,

频率在转换时将被压缩
,

10 00 H z
以下将被扩展

。

( 7 )

当 f = l o 0 0 H z
时

,

M = 1 0 0 0 ,
1 0 0 0 H z 以上的

在图的座标方面
,

巴尔克制和美制一般用线性标度
;
而对频率单位

,

一般采用线性和对

数标度的混合
,

即对 F Z 用对数座标
,

对 F l 用线性座标
。

.4 结束语

《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 的编制和使用证明
,

数据库的确是语音研究的一种

强有力的工具
,

而且在编制和使用过程中可以不断发现测量计算中存在的问题
,

借此来改进

测量并提高数据库的质量
。

在语音研究中使用声学参数数据库还刚刚起步
,

特别是特定语言语音系统的完整的声学

参数数据库还很少见
,

因此本数据库是此类数据库的一个尝试
。

但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语音声

学研究中
,

必将越来越多地采用数据库方法
。

本文音节表由孔江平同志编制
,

语图数据测量大部分由杨力立同志完成
,

在此一并致谢
。


